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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视角下《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的
双重叙事

程婷婷

(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1171)

摘要:苏格兰女作家缪瑞尔·斯帕克的代表作《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以校园故事为题材,集中体现了传统苏格兰叙

事中的“双重叙事”特征。 小说中微观空间里的“规训权力”、人物塑造的“双重性”和权力身份的转换以及权力与

反抗的互动,既揭示出现代社会精密的权力机制和隐蔽的治理艺术,也深刻观照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微妙复杂

的民族关系。 权力视角的全新解读为研究小说的苏格兰“双重”叙事和斯帕克的“两面性”美学原则提供了多重解

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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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苏格兰女作家缪瑞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28—2006),以“对文化过程和文学传统的

敏感性,与精准的说故事技艺结合在一起,在 20 世

纪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 [1]。 其代表作《布
罗迪小姐的青春》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1961)讲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爱丁堡的一所女子教

会学校里,处于“盛年”的小学教师布罗迪小姐用她

独特的教育方式,满怀信心地要将她精心挑选的姑

娘们培养成人杰中之人杰,却遭到最信任的学生桑

蒂的背叛告发。 早欲将其铲除的学校迫使其提前

退休,她最后抑郁而终。 这个经典的校园故事是斯

帕克诸多作品中苏格兰性最为浓烈的一部,糅合了

典型的爱丁堡地域特征以及民族认同、宗教矛盾等

诸多苏格兰元素,是当代苏格兰小说的典范之作。
尤为显著的是,小说贯穿了苏格兰文学突出的“双
重”写作特征。 双重叙述是苏格兰小说的重要艺术

手法,应和了“苏格兰人格分裂和信奉黑暗力量的

古老黑暗的苏格兰特征” [2]。
斯帕克出生于爱丁堡,18 年后搬离故园四处漂

泊,并于 1960 年代定居意大利。 尽管被誉为“来自

苏格兰的最欧洲化的作家”,斯帕克在创作生涯后

期更强调自己“苏格兰人”和“天主教徒”的双重写

作身份。 一方面,悠久的苏格兰文化传统和对家乡

挥之不去的记忆,已然深植于她的创作中。 虽然斯

帕克“并不刻意地去书写苏格兰,但苏格兰书写在

她的小说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就
是她的小说似乎总是在若隐若现地书写苏格

兰” [3]256。 尤其是苏格兰文学中爱与恨、崇拜与毁

灭的传统主题,在斯帕克的创作中得到了传承与延

续。 另一方面,斯帕克的作品始终笼罩着浓厚的宗

教色彩。 苏格兰宗教氛围复杂,派别林立,加尔文

教与天主教势均力敌。 斯帕克受教于爱丁堡女子

学校,幼年浸淫于苏格兰长老会教义。 其叙事手法

特有的“预叙”形式,与加尔文教“控制和预知”的

宇宙观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全能的上帝无所不

知,通过预先注定的命运体系,对人类的命运有绝

对的控制权。 斯帕克于 1954 年皈依罗马天主教

后,其小说的虚构模式深受中世纪天主教的文学观

影响,即阐释的最高境界归属于上帝。 由此,加尔

文教令人敬畏的积极掌控与天主教对世界消极神

秘的回应再现,构成了斯帕克作品“奇异而自相矛

盾的特质” [4]。 在斯帕克看来,“两面性”(neverthe-
less)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属性,“我的大多数作品都

是以‘两面性’为基础。 它指导了我的行为。” [5]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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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被斯帕克定义为“思维模式核心”的“两面性”原
则贯穿了斯帕克文学创作的始终,凸显了她观察世

界的独特视角。
在《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隐蔽地描绘

了一幅纵横纠葛的权力关系图谱,不仅投射出现代

社会权力机制的错综复杂,亦隐喻了英格兰与苏格

兰民族关系的微妙平衡。 权力视角的解读,为研究

斯帕克“两面性”的美学思想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

段,也为重新认识小说苏格兰叙事中的“双重叙事”
开拓了有价值的研究路径,构建了文本不断再生的

意义阐释空间。

一、 双重叙事中的“双身”

　 　 “苏格兰小说中的双重叙述并非现代主义作

家惯用的用双重视角来叙述同一个故事,它所指

的是双身,即一个人能分裂为两个躯体。” [3]12 如

苏格兰著名作家史蒂文森的经典小说 《化身博

士》(1886)中的哲基尔,詹姆斯·霍格《罪人忏悔

录》(1824)中的罗伯特,斯帕克《派克汉姆·莱的

歌谣》(1960)里的道格尔·道格拉斯,都具有明

显的双重性特征。 《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双重

身份”的书写,集中体现在布罗迪小姐和桑蒂“互
文性”的主体塑造上。 作为最受布罗迪小姐器重

的学生,桑蒂身上处处可见布罗迪小姐的影子。
两人形影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颠覆和

消解。 为了反抗布罗迪小姐对“上帝”的僭越,桑
蒂通过背叛的方式终结了布罗迪小姐的教师生

涯,扮演了操纵她命运的“上帝”,成为布罗迪的

翻版。
布罗迪信仰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和“选民”说,崇

拜上帝无所不能、掌控一切的权威,将对这种权力

的渴望内化为强烈的自我意志。 “她以为她就是天

意,她就是加尔文的上帝,她预见到了太初与终

结。” [6]195“她自己坚信也让所有的人相信,无论她

做什么事上帝都与她同在。” [6]161 福柯认为,知识、
真理与权力之间存在不可或缺的紧密联系,“没有

知识, 权力不可能行使, 知识不可能不产生权

力。” [7]52知识、话语与权力交织所产生的真理效应

传递并强化了权力,成为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 布

罗迪把自己看成上帝和真理的代表,踌躇满志地要

在“事业鼎盛期”大干一场,代替上帝培养精英。
“只要给我一个处在可塑年龄的女孩子,那她一生

都将是我的了。” [6]85在知识的主导和操控下,个体

依附于权力主体成为知识的对象。 在传统的教会

学校里,依赖一整套知识和话语体系衍生出的权力

机制,布罗迪小姐用她信奉的“真正的教育”对女孩

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成为其一生影响最大的

人。 然而,布罗迪对待加尔文教的态度却是自相矛

盾的。 她罔顾谦卑、克制的教会律条,崇拜法西斯

的独裁主义,“以难以理喻的方式违抗上帝的旨

意” [6]184,坠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深渊。 她支使尤妮

丝到极其危险落后的地区去当一名先驱传教士,教
唆乔伊斯去西班牙参战致其惨死,安排罗丝代替自

己去做美术老师劳埃德的情人。 “当她一边做礼拜

一边与音乐老师上床睡觉的时候,她并不会为有可

能被视为伪君子而不安。 恰如极端的思想会导致

极端的行动一样,布罗迪小姐的行为就是因为她极

端缺乏负罪感。” [6]161

如果说布罗迪的双重人格体现为个人意志与

超自然力量的搏斗,桑蒂则是在虚实的转换之间实

现了自己的双重生活。 她出生于传统的苏格兰加

尔文教家庭,经常幻想与小说主人公的对白,想象

布罗迪小姐的爱情故事,编撰她和情人的书信,并
在皈依后撰写了成名作《普通人的转变》。 无论是

虚构的默想、记录、写作,还是现实中对布罗迪毁灭

性的背叛和对天主教的皈依,桑蒂一直“用自己特

有的过双重生活的方式才能使自己不厌倦” [6]97。
一方面,桑蒂无法根除家乡爱丁堡对她深入骨髓、
伴随一生的影响,“只有爱丁堡才有的而别的地方

都不具有的特殊生活,在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直

存在着。 她渴望得到这与生俱来的权利,可是她又

一直在拒绝这一权利。” [6]183另一方面,桑蒂对布罗

迪小姐的忠诚也从未完结。 她因为背叛了一生中

“最最无法背叛的人”而被折磨得心烦意乱,布罗迪

“在世的最后一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桑蒂

的” [6]132。
小说似是而非的开放式结局将斯帕克的“两

面性”美学原则推向高潮。 桑蒂离开美术老师劳

埃德的怀抱,却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改信天主教,进
入修道院成为海伦娜修女,与过去身份彻底断裂。
然而在接待访客时,她“紧紧攥住铁栏杆,好像要

从这个阴暗的会客厅里逃出来。 总是将身体探向

前方,眼睛盯着外边,两手抓着窗户上的铁格

子” [6]111的意象反复出现。 斯帕克曾说,从爱丁堡

的彻底逃离是她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并多次提及

自我的流放。 桑蒂辗转纠结的情感转向和信仰抉

择,正是她对待故乡爱丁堡和加尔文教的“双重”
情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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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重叙事中的“规训与反抗”

　 　 在《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不仅具体细

微地描绘了规训权力在社会机构与日常生活中的

运作,也揭示了权力关系图谱中布罗迪小姐与桑蒂

权力“主客体”双重身份的转换。
不同于封建君主制自上而下的权力压迫,在现

代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中,权力的运作往往

“跻身于社会主体最隐蔽的事物中” [8]。 福柯将这

种新型的“局部毛细血管状的权力形态结构”称作

“规训权力” [7]39。 随着时代的更迭和演变,规训权

力在整个现代社会机体中迅速崛起、弥散、流布。
小说中纪律分明、井然有序的布莱恩女子教会学校

正是这一典型环境的缩影。 学校通过一整套策略、
程序、行为和强制性的治理方式,对师生的个体行

为进行深入到一切细节的管理和塑造。 校园采取

全景敞视结构和封闭配置形式,校舍楼宇的空间布

置和严格限定的等级结构体现了权力的分配。 诸

多控制手段的运用“使每个个体屈服,权力得以轻

松地运行” [9]。 此外,学校里施行“同一性”规范,
违反标准的个人和群体被排斥和边缘化。 “总显得

与众不同”的布罗迪小姐在学校里遭到同事的质疑

和校长的发难,布罗迪帮的女生们则因为学习了大

量脱离学校大纲的科目而备受讥讽。 在这个类似

“圆形监狱”的校园环境里,借助精密的权力结构,
以女校长麦凯小姐为代表的传统教学势力,对布罗

迪帮的监视和审查无处不在,以整体性的稳定机制

压制着对立性反抗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布罗迪帮内部,处于权力中心的

布罗迪小姐也加紧了对帮内成员的支配和控制,实
现了权力主客体“双重”身份的交叠与转换。 通过

对个体的改造和驯服,规训权力转化为庞杂而持久

的精神控制,无休止地渗透和实践着,其目的是通

过自身规训自身。 布罗迪细致入微地检查训练女

孩子们的着装和仪态,严格盘查其行为举止和思想

动态,以防止灵魂的逃脱和迷失。 视觉权力的压制

迫使“自为”的人在自我审查中异化成“为他”的存

在,在内化他人的价值判断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自我

“物化”。 “只需用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
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 [10],逐
渐丧失主体性,从而产生自我认同。 在布罗迪小姐

“严峻和充满占有欲的眼神”注视下,娄赛先生被迫

配合她疯狂的增重计划,大量进补到厌食的地步。
即使在自己诞生的房子里,他也“总显得不是在自

己家里似的,干什么事都要看看布罗迪小姐以征求

她的同意,好像没有得到允许他就什么也不可以

干。” [6]165借助这种强大的控制模式,布罗迪建立了

以她为中心的“真理的政权”,隐秘地操控着个体的

行为,却遭遇视为心腹的学生桑蒂的致命背叛。
在布罗迪帮的成员中,桑蒂对布罗迪小姐最为

崇拜,她用那双“不易被人看见的小眼睛”主动关注

着布罗迪小姐的所有举动和变化,“听讲时透过那

双小眼睛盯着她,就像听圣女贞德讲话一样。” [6]87

她的“悟性”深得布罗迪小姐赏识,成为她精心调教

和规训的对象。 然而,有权力运行的地方就必然有

人反抗,权力所产生的冲突和裂隙促成了对自由意

志的坚守,对立关系最终转化为反权威的抗争。 布

罗迪种种过分的行为导致了桑蒂认知的转变和态

度的波动,她内心的抵触和愤怒外化为“一种叛逆

的欲望,一种对抗性凝视” [11]。 同时,布罗迪“可
怕”的权力控制也引发了桑蒂心底无法言明的恐

惧,她“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在这种生活里生活的权

利,无论它多么叫人不愉快;她迫切地想弄清楚这

种生活的真实内容,并且不想再由别的什么开明人

士来保护自己” [6]183。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指

出,个体绝非权力的接受者和被动的傀儡,而是作

为能动主体的行动者,是权力被确立或抵制的“场
域” [12]。 桑蒂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和强烈的关注自

我的愿望,生发出与布罗迪小姐相抗衡的反制约

力。 “为了夺回自由,把自我从他人的支配中解放

出来,主体需要注视他人,并反过来控制他人。” [13]

桑蒂打破了布罗迪的精心安排,勾引老师劳埃德成

为他的情人,并向校长告发了布罗迪的法西斯思

想,彻底铲除了她的权力控制,成功地从权力客体

转换成为自身行动的权力主体。

三、双重叙事中的民族关系隐喻

　 　 在权力运作愈发隐蔽的现代社会,权力与反抗

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角力关系。 以布罗迪小姐和桑

蒂为代表的权力话语场与反权力话语场之间的对

峙,正是英格兰与苏格兰民族关系的真实隐喻。 英

苏之间的权力竞争长达数个世纪,在不同时期相互

冲突,相互交织,也相互扶持。 在海外殖民扩张时

期,苏格兰为大英帝国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分

享了不列颠共同体的胜利果实。 正如布罗迪小姐对

布罗迪帮一再强调的那样,“我在我的盛年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你们。 只要你们真听我的话,我就会把

你们变成人杰中之人杰。” [6]99,90“你们将会得到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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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时期的果实,这将使你们一生受益。” [6]123“你们必

须成长为有献身精神的人,就像我为你们献身一

样。” [6]139由此,权力主客体之间建立了彻底的效忠

和服从。 布罗迪帮的姑娘们坚信,她们是“为布罗迪

小姐的命运而团结在一起,上帝让她们来到人间似

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6]10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格兰历史是一部见

证大英帝国的衰落、重新认识英国性和苏格兰性的

关系、重新发现民族身份的历史。” [3]248“二战”后英

国在与美苏的抗衡中渐失世界霸权,如同小说中留

恋青春又寄望盛年的布罗迪小姐,“电车来了,我敢

说上面没有我的座位……骑士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我事业的鼎盛期过去了。” [6]86,132 战后的不列颠既

有对昔日霸权的眷恋和盛世不再的感喟,又冀图通

过对帝国内部成员的掌控重返辉煌。 “她让帮里的

所有成员都要在斗争进入关键时期团结在她周围,
并使她们明确认识到,这样做是她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 [6]187“二战”后苏格兰的经济支柱遭受重创,社
会问题丛生。 相较于对政治宰制和经济剥削的抗

争,反对主体屈从化、摆脱个体化管制的抗争变得

更为重要。 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民族矛盾突显,独立

的呼声再次高涨。 桑蒂对“爱丁堡特有的生活特

质”的诉求正是彼时苏格兰思想气候的具象,投射

出苏格兰对独立自主的民族身份的追寻。 “你无论

如何没有理由背叛我。 事实上你从我这里得到的

最多,最受我信任。”“如果你不背叛我们,我们就不

可能有人背叛你。” [6]201 布罗迪小姐临终之际与桑

蒂的对话,正是战后英格兰与苏格兰民族关系的注

解,斯帕克美学原则中的“既 /又模式”则生动地诠

释了二者权力关系微妙复杂的“双重”特质。
福柯认为,在流动变化的权力关系中,主客体

并不完全是两败俱伤的交互冲突,相反表现为恒久

性的互相激发和螺旋式的缠绕渗透。 权力关系只

有放在两个相互依赖的元素中才能得以阐释。 这

两个个体彼此诱导、相互牵制,呈现出相互吸引、永
久关联又彼此对立的关系。 布罗迪帮的成员们“既
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相互之间又没有共同之处,唯
一相同的是她们都对吉恩·布罗迪小姐忠贞不

渝。” [6]82她们与布罗迪小姐既相互对立又生死相

依,形成了长久的难以摆脱的束缚。 “这一关系已

深入她们的骨髓,所以除非她们把自己的骨头拆

散,这个团体是不会土崩瓦解的。” [6]190尽管桑迪最

终摆脱了布罗迪小姐的控制,却无法否认布罗迪小

姐对她的影响, “哪怕那些影响起到了相反的

作用。” [6]111

成年后的布罗迪帮恰似“二战”后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中的大不列颠共同体,各民族抱团取暖

却又心生嫌隙。 自 1707 年合并以来,苏格兰始终

处于英格兰的钳制之下,成为大不列颠版图中的

“他者”。 苏格兰曾经数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和

全民公投,却仍然选择留在不列颠共同体。 从历

史上看,苏格兰的政治命运和大英帝国休戚相关;
从经济上看,联合王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分离的代

价太过高昂;从情感上看,强大的宗教力量及根深

蒂固的帝国意识是他们联系彼此的纽带。 因此,
既要求独立,又寻求家园的精神依托的“双重”苏

格兰,对英格兰的抗争不会消解,对英格兰的依恋

也不会断裂。 二者共同谱写的权力之歌将继续演

奏着争执、盘旋、往复的乐章,在英伦岛的上空

回荡。

四、结语

　 　 作为当代苏格兰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布罗迪

小姐的青春》几乎完美呈现了王佐良先生总结的苏

格兰文学的特点:“矛盾,自我折磨,不忘历史旧恨;
有宗教感,但又憎恨诺克斯传下来的教义;有面向

群众的创新,却又往往结合了最古传统的重新发

掘;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但又有重要作家越过它而

走向国际主义。” [3]252在《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权
力这一古老的主题,如苏格兰威士忌一般历久弥

新,在爱丁堡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里持续发酵,成
为解读苏格兰现代社会权力机制以及斯帕克的“两
面性”创作原则的经典范例。 麦凯校长对女子学校

的“监视”和布罗迪小姐对布罗迪帮的“规训”,折
射出现代社会丰富多样的权力支配技术和隐蔽的

治理艺术。 布罗迪与桑蒂这对人格一致的“双身”
在权力主客体身份中的转换,应和了苏格兰民族的

双重性,也深刻反映出苏格兰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

绪和身份认同困境。 布罗迪与桑蒂之间控制与反

抗的权力互动,不仅观照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矛盾统

一的民族关系,也折射出斯帕克对爱丁堡和加尔文

教复杂而深沉的情感。 在权力视角的解读下,斯帕

克创新的“两面性”美学原则赋予了小说独特的艺

术感染力,彰显出权力话语与苏格兰“双重叙事”的
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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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Narrativein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from Power Perspective
CHENG Ting-ti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Abstract: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the masterpiece of Scottish female writer Muriel Spark, takes school stories as its subject
matter, which embodies the “double narrative薰 of traditional Scottish narrative. In the novel, the discipline power in micro spaces, the
shaping mode of “double薰 power subjectivit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nd resistance not only present the precise power
mechanism and hidden governing art in modern society, but also deeply observe the national disputes and subtl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Therefore,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provides a new way of studying Scottish
“double薰 narrative and Spark’s aesthetic principle of “nevertheless薰 in the novel.
Key words: Muriel Spark;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power perspective; double narrative


